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彷
彿
有
人
正
在
看
。
當
蕭
把
髒
衣
從
塑
膠
籃
裡
挑
出
，
逐
一
放
進
洗
衣
機
裡
，
她
以
餘
光
確
認
周
圍
是
否
有
人
，
而
周
圍

都
彷
彿
有
人
，
正
在
看
著
。

沒
有
啦
，
蕭
告
訴
自
己
，
只
是
鏡
子
。

宿
舍
浴
間
的
ㄇ
型
水
槽
上
方
貼
有
長
鏡
，
長
鏡
穿
過
三
面
牆
，
於
是
若
在
洗
衣
機
前
回
過
身
，
會
見
到
空
間
裡
另
外
三
個

自
己
。那

些
她
的
手
裡
都
拎
著
內
褲
，
沒
穿
內
衣
。

一
、
二
、
三
。

四
。

五
、
六
。

衣
籃
裡
總
共
有
著
六
件
內
褲
。

蕭
一
面
把
衣
物
扔
入
滾
筒
一
面
數
數
，
內
褲
數
量
代
表
她
洗
衣
服
的
天
數
間
隔
。
六
天
，
還
不
到
一
個
禮
拜
。
這
些
內
褲

都
算
乾
淨
，
因
為
她
總
是
會
先
手
洗
一
次
：
在
洗
澡
時
，
將
洗
髮
精
或
洗
面
乳
擠
上
布
料
的
正
中
心
，
打
濕
以
後
，
著
重
搓
洗

淨
女 �

 

文
心

  

優
等
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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沾
上
分
泌
物
的
內
褲
底
部
。

很
奇
怪
是
，
無
論
蕭
怎
樣
仔
細
地
洗
去
內
褲
裡
層
的
結
塊
與
印
漬
，
並
反
覆
檢
查
，
確
認
再
無
痕
跡
；
然
而
晾
乾
以
後
，

三
角
褲
下
方
的
布
料
卻
總
是
結
成
硬
塊
。
是
貼
住
蕭
的
陰
部
的
那
側
，
就
算
已
經
狠
狠
地
搓
揉
然
後
沖
刷
，
最
後
晾
在
曬
衣
夾

上
，
內
褲
們
仍
然
擺
出
僵
持
的
姿
態
，
以
手
一
碰
就
露
出
骯
髒
的
馬
腳
。

蕭
從
來
不
敢
告
訴
別
人
。
她
已
經
很
努
力
洗
了
，
卻
不
能
明
白
，
這
些
布
料
怎
麼
回
事
。
那
些
彷
彿
皺
去
橘
皮
的
乾
硬
內

褲
，
在
走
動
時
總
悄
悄
地
戳
著
她
的
下
體
。
這
種
時
刻
，
很
難
不
感
到
齷
齪
。

但
用
洗
衣
機
洗
過
的
內
褲
從
來
不
會
如
此
。

內
褲
們
彷
彿
在
滾
筒
之
中
重
新
找
回
小
巧
玲
瓏
的
身
段
：
棉
質
的
怡
人
安
和
、
絲
質
的
嬌
媚
剔
透
。
套
在
下
身
竟
然
能
夠

柔
軟
得
像
是
不
曾
存
在
，
讓
蕭
感
到
無
比
地
安
心
。
於
是
在
宿
舍
裡
，
蕭
手
洗
了
內
褲
後
，
總
是
讓
洗
衣
機
再
洗
一
遍
。

❖

初
經
到
來
以
前
，
母
親
便
告
訴
蕭
，
女
生
都
必
須
要
手
洗
內
褲
。

那
樣
的
說
法
反
覆
出
現
多
次
。
母
親
總
要
蕭
用
力
想
像
，
想
像
那
件
緊
貼
自
己
的
內
褲
，
跟
外
衣
、
跟
襪
子
、
跟
牛
仔
褲

還
有
其
他
衣
物
一
起
，
在
滾
筒
裡
翻
攪
糾
纏
的
情
境
。

⎾

那
些
襪
子
被
踩
在
鞋
底
踩
了
一
整
天
，
吸
滿
了
妳
的
腳
臭
跟
汗
水
，
妳
真
的
想
要
內
褲
碰
了
它
們
之
後
，
再
去
碰
妳
的

﹃
妹
妹
﹄
嗎
？⏌

蕭
其
實
沒
懂
。
洗
衣
機
難
道
不
是
已
經
承
諾
，
願
意
為
她
洗
去
一
切
汙
濁
嗎
？
而
幼
時
的
她
疏
懶
，
好
一
段
時
期
裡
，
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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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相
信
襪
底
的
惡
汗
與
褲
底
的
印
漬
，
即
便
曾
經
共
處
於
滾
筒
之
中
，
然
而
在
時
間
到
了
之
後
，
洗
衣
機
便
應
當
一
視
同
仁
地
，

讓
他
們
跟
隨
水
流
一
併
離
去
。
於
是
找
到
機
會
，
蕭
仍
是
將
髒
內
褲
丟
進
衣
籃
，
自
以
為
機
巧
地
想
：
只
要
先
放
入
內
褲
，
再

疊
上
其
他
衣
物
，
母
親
經
過
時
就
不
會
察
覺
。

直
到
那
天
，
一
個
平
凡
的
傍
晚
，
蕭
從
中
學
回
到
老
家
，
家
中
沒
有
人
在
。

當
時
，
她
與
母
親
老
去
的
房
屋
是
灰
色
的
，
共
有
三
層
，
若
在
無
人
時
踏
入
一
樓
，
會
感
到
非
常
安
靜
。
在
這
裡
，
蕭
最

喜
歡
的
地
方
是
二
樓
主
臥
房
中
的
浴
室
。
母
親
在
那
間
浴
室
鋪
上
淺
藍
色
磁
磚
，
做
有
乾
濕
分
離
的
設
計
。
而
外
邊
陽
臺
的
日

照
離
浴
門
很
近
，
因
此
，
若
是
開
著
廁
門
、
坐
在
純
白
冰
涼
的
瓷
馬
桶
上
，
便
能
夠
感
受
到
浴
室
小
窗
接
通
陽
臺
，
日
光
撒
下
，

一
座
世
界
悄
悄
地
變
透
明
了
一
些
。

母
親
不
在
的
時
候
，
蕭
總
是
來
到
這
裡
。

是
那
個
安
靜
的
傍
晚
，
天
光
仍
亮
。
蕭
在
大
腿
間
的
內
褲
上
見
到
整
片
黏
稠
的
黑
褐
色
印
漬
。
她
想
：
原
來
經
血
不
會
是

鮮
豔
的
紅
色
。

所
謂
月
經
跟
想
像
不
太
一
樣
，
但
沒
關
係
，
因
為
蕭
等
待
此
刻
已
經
很
久
，
她
並
不
慌
忙
。
那
天
，
脫
下
所
有
衣
物
後
，

在
乾
濕
分
離
的
浴
室
裡
，
蕭
很
緩
慢
地
洗
澡
：
先
用
白
色
浴
球
揉
出
泡
沫
、
刷
過
後
頸
與
肚
皮
；
接
著
手
指
抹
過
骨
盆
向
下
，

仔
細
溫
柔
地
清
潔⎾

妹
妹⏌

。

主
臥
房
的
浴
室
裡
，
母
親
的
沐
浴
用
品
皆
是
玫
瑰
氣
味
。

蕭
獨
自
在
這
，
不
把
門
關
上
，
隔
著
澡
間
她
看
見
穿
過
霧
玻
璃
透
進
來
的
、
曲
曲
折
折
的
橘
色
夕
陽
，
好
晶
亮
地
映
在
磁

磚
上
有
積
水
的
地
方
。
在
擦
乾
自
己
之
後
，
蕭
從
架
上
翻
找
出
母
親
的
衛
生
棉
，
撕
去
塑
膠
包
裝
，
把
乾
淨
內
褲
換
上
。

至
於
舊
的
、
髒
了
的
那
件
內
褲
，
要
先
放
進
衣
籃
裡
，
再
用
制
服
裙
疊
蓋
起
來
。
這
樣
，
蕭
竊
竊
地
想
，
就
誰
都
看
不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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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了
。只

是
過
了
沒
有
很
久
，
母
親
在
洗
衣
時
便
發
現
了
蕭
的
內
褲
。

母
親
憤
怒
吼
叫
，
叫
得
很
大
聲
。
隔
著
樓
層
，
蕭
已
能
聽
見
母
親
罵
出
的
許
多
內
容
：
我
已
經
講
過
多
少
遍
了
妳
難
道
不

知
道
這
樣
很
噁
心
嗎
那
是
從
妳
的
洞
裡
流
出
來
的
東
西
欸
就
這
樣
跟
我
要
穿
的
衣
服
攪
在
一
起
妳
怎
麼
可
以
這
麼
自
私
啊
這
些

話
我
講
了
又
講
妳
都
當
成
耳
邊
風
是
吧
那
以
後
妳
的
衣
服
都
自
己
洗
好
了
啊
。

諸
如
此
類
諸
如
此
類
。

⎾

洞⏌

是
新
的
說
法
，
蕭
注
意
到
，
不
是⎾

妹
妹⏌

了
。

那
時
初
經
才
到
尾
聲
而
已
，
還
沒
結
束
，
感
受
仍
是
新
的
。
蕭
的
小
腹
內
部
像
被
某
人
的
手
給
輕
輕
擰
住
，
並
不
會
太
痛
，

但
在
呼
吸
縮
放
之
間
，
滴
滴
漏
漏
的
。

一
直
以
來
，
蕭
都
猜
測
，
母
親
那
時
的
憤
怒
主
要
是
：
手
碰
到
了
。

蕭
弄
髒
的
內
褲
、
上
頭
的
黑
褐
色
經
血
。
在
拎
起
衣
物
時
母
親
沒
有
留
意
，
因
此
那
些
汙
濁
的
、
從
蕭
的⎾

洞⏌

裡
初
次

流
出
來
的
，
便
糊
上
母
親
的
指
尖
。
母
親
一
面
對
著
蕭
怒
吼
一
面
洗
手
，
轉
身
以
後
沒
有
把
水
關
掉
，
於
是
蕭
看
見
水
龍
頭
流

出
水
來
就
像
嘔
吐
，
吐
出
一
條
長
而
透
明
的
繩
，
不
停
墜
落
。

⎾

洞⏌

彷
彿
是
很
貼
切
的
。

那
次
以
後
，
蕭
便
經
常
想
像
腿
間
內
褲
如
何
貼
住
自
己
的
破
口
，
如
何
把⎾

洞⏌

封
印
，
然
後
在
沒
人
留
意
到
的
時
候
，

接
住
軀
體
之
中
流
出
來
的
各
種
顏
色
。

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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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宿
舍
的
公
用
浴
間
裡
，
蕭
投
入
十
元
銅
板
，
倒
下
薰
衣
草
抗
菌
除
霉
洗
衣
精
，
按
過
按
鍵
，
儀
表
板
上
亮
出
數
字
：

四
十
二
分
鐘
。

回
寢
室
的
路
上
經
過
交
誼
廳
，
沙
發
上
坐
有
女
孩
正
對
手
機
抱
怨
：⎾

我
的
襪
子
洗
完
之
後
又
不
見
一
隻
。⏌

蕭
聽
見
了

覺
得
很
安
心
，
很
是
高
興
。

進
入
新
城
以
後
，
宿
舍
使
蕭
學
到
許
多
東
西
。

像
是
人
們
紛
紛
抱
著
衣
籃
走
出
房
間
投
幣
洗
衣
，
共
用
洗
衣
機
是
如
此
的
簡
陋
無
能
，
儀
表
板
上
僅
有⎾

強
力
清
潔⏌

與

⎾

一
般
清
潔⏌
兩
種
按
鍵
可
以
選
擇
。⎾

強
力
清
潔⏌

一
次
四
十
二
分
鐘
，⎾

一
般
清
潔⏌

三
十
二
分
鐘
。

蕭
總
按
下⎾
強
力
清
潔⏌

。

寢
室
一
間
住
有
四
人
，
在
這
樣
小
的
空
間
裡
，
每
人
一
座
晾
衣
夾
掛
在
床
邊
，
而
每
座
衣
夾
分
別
都
向
下
垂
著
十
二
只
夾

子
，
夾
子
咬
住
內
褲
兩
角
，
或
使
內
衣
倒
吊
，
有
時
也
啣
住
一
雙
襪
子
。
開
窗
時
，
若
是
有
風
吹
過
，
所
有
衣
夾
便
牽
動
著
內

衣
襪
子
們
，
一
齊
晃
動
幾
下
。

蕭
睡
Ｃ
床
，
在
兩
兩
相
對
的
房
間
裡
與
Ｂ
床
相
連
，
那
是
財
經
系
的
小
米
。
這
間
一○

二
室
只
有
蕭
與
小
米
兩
人
，
因
為

Ａ
床
與
Ｄ
床
在
各
自
交
到
男
友
以
後
，
就
從
房
裡
消
失
了
。

室
友
小
米
是
那
種
，
會
在
粉
嫩
紙
條
上
手
寫
課
表
，
再
細
心
地
貼
在
書
桌
前
方
的
好
女
孩
。
她
按
部
就
班
、
乾
淨
清
潔
，

衣
夾
上
掛
著
的
內
褲
總
是
淺
色
蕾
絲
而
繡
有
細
碎
花
紋
。
小
米
會
把
所
有
化
妝
品
裝
進
透
明
壓
克
力
盒
，
放
在
左
邊
櫃
上
。
早

晨
時
候
，
蕭
能
看
見
小
米
將
塑
膠
髮
捲
掛
上
瀏
海
，
再
用
電
捲
棒
纏
繞
髮
尾
，
及
肩
的
髮
一
層
層
披
落
而
下
，
繞
出
許
多
弧
度
。

晨
光
照
進
，
小
米
每
撮
髮
尾
都
像
一
道
彎
勾
。

然
後
蕭
從
上
鋪
看
著
小
米
輕
慢
地
化
妝
。
是
誰
都
會
喜
歡
這
樣
的
女
生
吧
？
蕭
時
常
想
，
小
米
怎
麼
會
還
沒
搬
出
去
呢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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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床
與
Ｄ
床
的
長
相
早
已
模
糊
，
而
小
米
勾
勒
眉
毛
的
手
勢
平
穩
篤
定
，
一
描
又
一
畫
的
。
在
底
妝
與
眉
毛
完
成
以
後
，
最
後

是
淺
粉
色
的
腮
紅
搭
配
玫
瑰
色
唇
膏
，
九
點
整
，
小
米
完
妝
出
門
了
。

蕭
等
著
小
米
離
開
，
隨
後
下
床
鎖
上
房
門
，
坐
進
小
米
的
座
位
，
拿
起
小
米
的
口
紅
，
對
著
小
米
的
立
鏡
，
塗
描
在
自
己

唇
上
。蕭

嘗
試
過
小
米
每
種
口
紅
的
質
地
與
顏
色
，
最
喜
歡
的
仍
是
霧
面
玫
瑰
色
那
只
。
將
唇
膏
轉
開
握
在
手
裡
，
黑
色
漆
光
造

型
很
是
小
巧
；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蕭
拿
捏
不
出
小
米
的
優
雅
姿
態
。
晨
間
朝
日
裡
的
小
米
那
麼
溫
柔
，
一
切
顏
色
印
在
臉
上
都
像

有
光
。蕭

已
經
學
了
很
久
，
仍
是
模
仿
不
來
。

而
很
偶
爾
的
夜
裡
，
她
們
也
聊
天
，
都
是
很
瑣
碎
表
層
的
事
情
，
蕭
跟
小
米
。

她
們
談
學
校
的
新
聞
、
新
開
的
餐
廳
，
或
者
宿
舍
情
事
。
蕭
模
糊
地
認
為
，
女
生
宿
舍
是
顆
蜂
巢
，
或
者
有
時
也
像
某
種

卵
：
五
樓
陽
臺
每
晚
十
點
總
有
人
在
哭
泣
、
舍
監
阿
姨
蹺
班
時
據
說
都
在
隔
壁
男
舍
搭
訕
新
生
、
放
在
公
用
冰
箱
裡
的
牛
奶
常

被
喝
到
只
剩
一
口
、
那
些
洗
完
就
不
見
的
襪
子
，
其
實
都
是
被
打
掃
阿
姨
偷
走
的
。

還
有
很
偶
爾
的
一
次
，
小
米
問
蕭
：⎾

妳
知
道
，
聽
說
有
的
女
生
，
會
把
內
褲
放
到
洗
衣
機
裡
面
洗
嗎
？⏌

蕭
看
見
小
米
的
眼
皮
上
擦
有
漸
層
棕
色
眼
影
，
珠
光
細
小
閃
亮
，
眼
神
困
惑
無
辜
。

⎾

那
是
公
用
洗
衣
機
欸
，
拿
來
洗
內
褲
不
是
很
噁
心
嗎
？⏌

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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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
想
起
過
去
的
自
己
。

自
從
母
親
發
了
脾
氣
以
後
，
便
只
能
老
老
實
實
地
手
洗
內
褲
了
。

手
洗
衣
物
的
規
矩
有
許
多
：
必
須
先
以
冷
水
浸
泡
，
必
須
使
用
冷
洗
精
；
不
得
大
力
搓
洗
，
不
得
晾
在
浴
室
。
經
血
在
剛

染
上
布
料
的
前
幾
小
時
都
還
容
易
處
理
，
可
要
是
等
了
一
整
天
的
話
，
便
會
成
為
無
法
抹
去
的
印
記
。

是
在
那
一
段
日
子
裡
，
蕭
發
現
了
灰
色
內
褲
的
詛
咒
：
灰
色
的
內
褲
尤
其
容
易
引
來
經
血
附
著
。
這
是
蕭
的
迷
信
，
到
了

今
日
她
深
信
不
疑
。
衣
櫃
中
，
蕭
每
一
件
灰
色
內
褲
，
都
附
滿
洗
不
去
的
血
漬
，
像
是
符
咒
。

對
於
顏
色
的
執
著
，
在
最
初
的
時
候
，
從
拋
棄
白
色
開
始
。

在
童
少
，
母
親
總
是
為
蕭
選
購
白
底
棉
質
底
褲
，
上
頭
印
有
愛
心
或
者
小
花
圖
案
，
邊
緣
的
鬆
緊
帶
偶
爾
設
計
成
波
浪
形

狀
。
這
樣
的
品
味
沒
什
麼
不
好
，
曾
經
幼
小
的
蕭
向
來
不
曾
反
抗
，
直
到
褲
底
開
始
出
現
顏
色
。

通
常
那
是
淺
黃
褐
色
，
或
者
偶
爾
，
像
是
青
苔
乾
掉
的
淡
淡
綠
色
。
那
些
物
質
以
不
流
動
的
質
地
，
整
片
附
著
於
褲
底
布

面
之
上
，
即
擋
住
洞
口
的
那
側
。
有
些
時
候
，
那
些
物
質
甚
至
結
成
塊
狀
，
凹
凸
滾
動
，
很
是
怵
目
驚
心
。

自
己
究
竟
是
什
麼
樣
的
源
頭
，
能
夠
日
日
反
覆
泌
出
髒
汙
？
夜
裡
浴
室
，
蕭
鼓
起
勇
氣
將
褪
下
的
內
褲
湊
近
鼻
端
，
異
味

湧
出
嚇
得
她
一
時
之
間
緊
緊
瞇
住
雙
眼
。
難
以
相
信
那
樣
的
腥
惡
氣
味
竟
然
來
自
於
自
己
。

此
後
她
日
日
畏
懼
如
廁
與
沐
浴
，
一
切
需
要
脫
去
下
身
衣
著
的
場
面
。

某
一
時
刻
，
蕭
突
然
想
到
，
若
身
上
是
深
色
內
褲
，
便
不
會
看
得
這
樣
清
楚
了
吧
？

錯
落
的
印
象
裡
，
學
校
裡
有
過
一
堂
美
術
課
，
蕭
帶
著
一
盒
二
十
四
色
的
油
性
蠟
筆
，
而
老
師
發
下
了
黑
色
的
畫
紙
。
難
得

不
用
白
紙
作
畫
。
那
次
，
蕭
畫
出
了
整
片
星
空
的
樣
子
：
白
與
淺
黃
交
錯
的
星
子
們
，
被
綠
色
草
原
上
的
兩
隻
小
人
仰
頭
看
著
。

老
師
滿
意
極
了
，
在
聯
絡
簿
上
寫
著
：
繪
畫
方
面
頗
具
天
分
，
令
人
驚
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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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親
簽
字
時
什
麼
也
沒
有
多
說
。
只
有
蕭
知
道
，
在
上
色
時
必
須
花
費
多
少
力
氣
，
才
能
將
顏
色
印
上
黑
色
畫
紙
。
裝
蠟

筆
的
紙
盒
裡
，
黃
色
、
白
色
的
油
性
蠟
筆
都
只
剩
下
短
小
一
截
，
然
後
才
能
勾
勒
出
清
晰
的
、
大
大
小
小
的
星
子
。

是
在
那
時
，
蕭
有
了
靈
感
。
這
道
理
該
是
一
樣
的
吧
？
若
將
內
褲
換
成
黑
色
，
印
上
分
泌
物
時
，
顏
色
必
然
不
再
那
樣
聳

動
，
使
她
心
驚
。

於
是
在
母
親
為
蕭
購
置
內
著
時
，
蕭
有
了
主
見
：

⎾

我
不
要
這
件
。⏌

蕭
放
回
白
底
花
紋
內
褲
，
指
向
五
件
一
組
的
，
不
見
圖
案
的
黑
、
灰
內
褲
：⎾

我
要
黑
色
的
。⏌

母
親
的
表
情
有
點
困
惑
。

而
老
阿
姨
店
員
故
作
親
切
地
取
笑
蕭
與
母
親
：⎾

小
女
孩
長
大
了
，
有
自
己
喜
歡
的
內
在
美
了
喔
。⏌

⎾

內
在
美⏌

。

蕭
咀
嚼
著
新
學
到
的
名
詞
，
有
那
麼
一
點
感
到
好
笑
。
而
母
親
沒
有
多
說
，
替
她
買
回
了
兩
包
十
件
的
深
色
底
褲
。

第
一
次
從
雙
腿
間
拉
上
黑
色
內
褲
時
，
蕭
的
胸
口
湧
起
一
陣
暖
意
，
她
花
了
些
時
間
，
才
明
白
那
就
是
心
安
。
再
沒
有
誰

會
知
道
了
。

她
想
：
除
了
自
己
，
再
沒
有
誰
會
知
道
，
我
的
洞
裡
有
多
骯
髒
。

❖

有
個
沒
被
說
過
的
規
矩
，
宿
舍
當
中
人
人
明
白
：
洗
衣
後
，
必
須
將
自
己
的
衣
籃
置
於
洗
衣
機
上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要
是
機
器

洗
畢
衣
物
而
主
人
沒
來
收
拾
，
下
一
位
使
用
者
便
可
將
滾
筒
裡
的
濕
衣
物
挪
進
上
面
的
衣
籃
裡
，
再
放
入
自
己
要
洗
的
那
一
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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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
很
喜
歡
挪
動
別
人
的
衣
服
，
她
日
日
巡
邏
浴
間
，
巴
不
得
每
個
人
都
忘
記
取
衣
的
時
間
。

每
當
有
人
忘
記
，
蕭
便
掀
開
機
器
頂
蓋
，
一
件
件
地
解
開
滾
筒
中
捲
成
條
狀
的
衣
物
，
逐
一
甩
開
攤
平
，
研
究
衣
物
上
的
痕

跡
圖
案
。
過
程
之
中
，
蕭
時
時
回
望
，
確
定
沒
有
來
人
。
浴
室
上
方
的
氣
窗
裝
有
三
臺
抽
風
機
，
都
被
設
成
定
時
，
偶
爾
扇
葉
突

然
運
轉
，
很
容
易
就
驚
動
到
蕭
；
又
有
時
候
，
當
馬
達
一
抽
一
抽
的
聲
音
掩
去
走
廊
上
的
腳
步
，
也
經
常
令
蕭
不
夠
警
覺
，
連
續

幾
次
差
點
被
衣
物
的
主
人
撞
見
。

在
長
鏡
環
繞
的
浴
間
裡
，
蕭
還
時
常
被
映
在
鏡
中
的
身
影
給
嚇
到
。

發
覺
虛
驚
一
場
後
，
鏡
子
裡
的
三
個
自
己
與
蕭
對
視
，
三
種
角
度
的
她
都
行
為
鬼
祟
、
動
作
笨
拙
。
穿
著
睡
衣
披
散
頭
髮
。

很
是
滑
稽
的
模
樣
。
於
是
，
一
些
時
刻
裡
，
蕭
與
自
己
忍
不
住
就
笑
了
起
來
。

那
次
，
蕭
從
滾
筒
裡
拉
出
一
件
褲
管
糾
纏
的
牛
仔
長
褲
，
她
解
開
扭
結
的
衣
物
，
發
覺
褲
襠
裡
層
、
靠
近
臀
部
的
位
置
，
有

著
一
塊
沒
被
洗
去
的
血
漬
，
蕭
替
主
人
將
褲
子
翻
回
正
面
，
深
藍
色
外
邊
什
麼
也
看
不
出
來
。

原
來
大
家
都
是
這
樣
，
蕭
高
興
極
了
。

她
來
回
撫
摸
牛
仔
布
料
裡
層
的
血
印
，
不
規
則
的
形
狀
，
就
像
是
阿
米
巴
原
蟲
；
她
把
濕
褲
子
拿
到
鼻
端
嗅
聞
幾
下
，
牛
仔

褲
的
主
人
使
用
茶
樹
香
味
的
洗
衣
精
，
布
料
聞
起
來
潮
濕
、
清
淨
，
香
氣
清
甜
毫
無
腥
臭
。

確
認
洗
衣
機
是
蕭
的
每
日
冒
險
。
然
而
挖
掘
窺
視
的
結
果
，
卻
是
從
來
沒
有
其
他
人
同
她
那
樣
，
把
內
褲
放
進
公
共
洗
衣

機
。
幾
次
以
後
，
蕭
才
終
於
承
認
：
女
生
確
實
都
要
手
洗
內
褲
。

妳
噁
不
噁
心
。

突
然
她
又
聽
見
老
家
的
晾
衣
房
裡
，
母
親
嚴
厲
的
聲
音
。

在
舊
城
區
的
那
些
年
裡
，
蕭
日
日
長
大
。
但
回
想
起
來
，
即
便
她
已
確
實
地
、
每
日
夜
裡
以
手
搓
洗
內
褲
，
卻
從
來
無
能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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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到
潔
淨
。
那
麼
多
年
，
蕭
忍
受
著
粗
硬
褲
底
摩
擦
陰
部
時
湧
進
腦
門
的
汙
穢
感
受
，
意
識
到
自
己
搓
洗
不
去
的
汙
濁
，
直
到
抵

達
新
的
城
市
，
住
進
宿
舍
，
重
新
將
內
褲
偷
偷
地
放
進
洗
衣
機
裡
。

宿
舍
窄
小
陰
暗
，
但
蕭
明
白
，
母
親
已
經
遠
離
。

母
親
、
灰
色
老
房
、
玫
瑰
氣
味
的
浴
室
，
還
有
曾
經
透
明
光
亮
的
祕
密
時
刻
，
全
都
留
在
遙
遠
而
安
靜
的
舊
城
區
裡
。

❖

室
友
小
米
經
常
使
蕭
想
到
母
親
的
情
人
。
她
是
那
樣
地
乾
淨
、
那
樣
地
漂
亮
，
甚
少
失
誤
於
日
常
。

她
們
一
同
生
活
在
這
裡
，
一○
二
室
。
蕭
見
過
小
米
親
手
晾
起
她
的
鋼
圈
內
衣
，
通
常
都
是
白
色
的
，
細
軟
精
巧
的
蕾
絲
繡

花
與
內
褲
成
套
搭
配
。
偶
爾
，
當
小
米
離
開
房
間
，
蕭
占
據
了
她
的
座
位
時
，
會
隨
手
檢
查
小
米
晾
在
衣
夾
上
的
內
褲
。
結
果
令

人
驚
嘆
：
小
米
每
日
洗
畢
的
蕾
絲
內
褲
，
竟
然
，
一
律
潔
淨
平
滑
，
以
手
來
回
撫
摸
，
有
著
冰
絲
一
般
的
觸
感
，
輕
輕
涼
涼
。

那
些
位
於
三
角
褲
底
的
布
料
，
柔
軟
、
貼
膚
、
嫵
媚
。
不
見
任
何
血
跡
。

蕭
從
不
告
訴
別
人
，
但
她
深
信
灰
色
內
褲
的
詛
咒
。
她
深
信
灰
色
布
料
召
喚
經
血
、
使
其
附
著
，
像
是
隨
時
準
備
孵
化
的 

卵
，
隨
時
準
備
把
蕭
的
祕
密
給
散
布
出
去
。
那
些
沾
血
的
內
褲
都
收
在
衣
櫃
裡
，
她
們
血
跡
斑
斑
，
經
血
甚
至
滲
透
、
黏
附
於
內

褲
邊
緣
的
鬆
緊
帶
上
：
而
只
要
沾
到
了
鬆
緊
帶
，
便
病
入
膏
肓
、
怎
麼
樣
搓
揉
也
洗
不
掉
了
。
如
此
說
來
衛
生
棉
真
是
世
界
上
最

不
值
得
信
賴
之
物
，
她
們
從
不
遵
守
潔
淨
清
爽
的
承
諾
，
經
血
不
斷
地
濺
染
溢
出
，
沾
惹
外
身
。

月
經
來
的
時
候
，
記
得
別
穿
白
色
裙
褲
。
母
親
這
樣
教
導
蕭
。

後
來
蕭
卻
發
現
，
即
使
是
黑
色
裙
褲
，
染
上
了
經
血
仍
會
結
成
硬
塊
，
硬
塊
使
得
黑
布
形
成
色
差
，
而
帶
著
色
差
走
在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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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，
同
樣
地
羞
恥
、
同
樣
地
明
顯
，
並
不
會
好
過
一
些
。

蕭
很
明
白
。
她
國
中
的
制
服
裙
褲
，
都
曾
經
是
黑
的
。

初
經
過
後
二
十
八
天
，
下
一
次
經
期
推
遲
，
並
未
如
約
而
至
。

一
個
月
、
兩
個
月
，
不
曾
再
見
。
而
蕭
並
不
是
不
驚
惶
，
但
女
同
學
間
私
語
流
傳
，
向
她
確
保
此
事
實
屬
正
常
。
經
期
不

穩
定
是
種
流
行
，
她
們
很
是
嘉
許
地
對
蕭
說
：
大
家
都
是
這
樣
。

母
親
每
月
為
蕭
添
購
衛
生
棉
。
夜
安
、
日
用
、
涼
感
、
超
薄
、
不
外
露
。
蕭
默
默
地
收
進
房
間
的
櫥
櫃
裡
，
安
靜
等
待
下

次
使
用
的
時
機
。
老
房
之
中
，
母
親
與
蕭
各
自
使
用
一
間
浴
室
，
於
是
母
親
似
乎
不
曾
發
現
蕭
已
然
遲
到
的
經
期
。
那
些
日
子

裡
，
子
宮
是
顆
被
固
定
倒
置
的
氣
球
，
澆
灌
以
黑
血
，
於
身
體
之
中
越
撐
越
大
，
隨
著
時
間
累
積
濕
濁
瘴
氣
。
終
有
一
天
，
蕭

想
著
，
一
切
穢
物
都
會
破
散
於
她
體
內
的
。

是
過
了
半
年
，
才
再
次
出
現
了
一
個
沒
有
聲
息
的
午
後
。

那
時
鈴
響
，
蕭
與
眾
人
從
老
舊
的
木
製
桌
椅
中
紛
紛
抬
頭
起
身
，
午
休
過
後
將
醒
未
醒
，
世
界
的
質
地
變
得
鈍
重
。
她
彷
彿

遠
遠
聽
見
男
孩
正
在
變
聲
的
尷
尬
嗓
音
，
粗
礪
而
乾
扁
的
：
欸
妳
椅
子
下
面
是
什
麼
東
西
，
妳
的
腳
，
幹
那
是
血
嗎
好
噁
心
喔
。

直
到
低
頭
蕭
才
發
現
，
那
道
聲
音
說
的
是
自
己
：
自
己
的
腿
，
自
己
的
桌
椅
，
有
血
。

這
次
的
血
終
於
是
液
態
流
動
的
暗
紅
色
了
。

站
起
身
來
，
蕭
感
受
到
身
體
遲
緩
而
沉
重
，
彷
彿
有
層
透
明
薄
膜
包
裹
住
周
身
，
使
她
遠
離
此
刻
。
還
沒
能
有
什
麼
感
受
，

班
導
已
經
走
來
，
把
蕭
帶
進
廁
所
。
離
開
教
室
的
時
候
，
蕭
什
麼
也
沒
說
。

⎾

妳
有
帶
衛
生
棉
嗎
？⏌

蕭
的
班
導
總
是
將
滿
頭
白
髮
染
成
棕
色
，
棕
髮
挽
在
腦
後
盤
成
一
個
結
。
當
班
導
在
廁
所
裡
稍
稍
傾
身
靠
近
，
蕭
看
見
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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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耳
邊
掉
出
幾
撮
灰
白
色
碎
髮
，
露
出
原
來
的
髮
色
。
蕭
想
起
當
導
師
在
講
臺
上
對
全
班
吼
叫
的
時
候
，
男
生
們
竊
竊
自
喜
地

嘲
弄
著
：
哦
喔
喔
老
女
人
的
更
年
期
又
在
發
作
了
。

更
年
期
。
意
思
是
不
再
有
月
經
的
女
人
。

蕭
在
廁
所
裡
看
著
班
導
的
臉
，
想
著
，
不
知
道
是
不
是
真
的
。

⎾
沒
帶
的
話
，
我
幫
妳
去
保
健
室
拿
，
妳
先
清
理
一
下
。⏌

上
課
鐘
遠
遠
傳
來
，
蕭
獨
自
待
在
廁
所
。

中
學
的
廁
所
將
會
永
遠
地
溢
出
惡
臭
。
地
面
鋪
著
深
灰
磁
磚
，
唯
一
的
窗
就
在
兩
排
馬
桶
間
的
最
後
邊
，
和
洗
手
槽
的
位

置
相
對
。
不
開
燈
的
白
天
一
室
陰
暗
，
難
以
看
出
地
面
積
水
究
竟
是
不
是
混
進
了
尿
。
以
往
的
蕭
若
是
踏
入
廁
所
，
總
會
小
心

避
開
積
水
，
不
過
有
時
真
的
太
暗
，
稍
不
留
意
就
一
腳
踩
進
積
水
。
要
是
那
樣
，
水
花
會
噴
濺
上
腳
踝
肌
膚
，
令
手
臂
泛
出
雞

皮
疙
瘩
；
不
過
其
實
，
也
沒
有
什
麼
辦
法
，
依
舊
只
能
強
忍
由
下
而
上
的
不
潔
感
受
，
故
作
鎮
定
地
推
開
隔
間
、
使
用
馬
桶
。

蕭
等
了
許
久
，
班
導
仍
然
沒
有
回
來
。
她
不
太
確
定
地
想
著
，
自
己
留
在
教
室
地
上
的
經
血
是
否
會
被
清
理
。
走
向
鏡
前

將
水
龍
頭
轉
開
，
蕭
看
見
鏡
中
的
自
己
與
背
後
的
窗
，
鏡
中
的
她
臉
面
模
糊
，
突
然
之
間
，
又
有
滾
滾
液
體
從
體
內
湧
出
，
內

褲
底
層
的
薄
小
布
料
終
究
封
印
不
了
什
麼
，
經
血
像
車
窗
上
的
雨
滴
那
樣
，
沿
著
蕭
的
大
腿
順
流
而
下
。

班
導
若
是
不
回
來
了
，
該
怎
麼
辦
呢
？
蕭
的
血
流
過
腳
踝
，
染
上
學
校
服
儀
規
定
的
白
色
長
襪
。
這
樣
看
上
去
，
經
血
的

確
是
紅
色
的
。

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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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
色
制
服
裙
在
臀
股
之
間
濡
濕
，
悄
悄
貼
住
蕭
的
皮
膚
。
班
導
終
於
回
到
廁
所
，
帶
來
三
片
衛
生
棉
與
一
件
制
服
裙
。

⎾

這
件
裙
子
是
保
健
室
備
用
的
，
妳
回
家
洗
過
以
後
要
帶
回
來
還
，
知
道
嗎
？⏌

蕭
點
頭
。

⎾

妳
在
這
裡
慢
慢
弄
，
乾
淨
了
就
回
教
室
上
課
，
好
嗎
？⏌

蕭
又
點
頭
。

班
導
轉
身
，
廁
所
再
次
沒
了
人
。
而
這
過
程
中
，
水
龍
頭
都
沒
關
上
。
蕭
獨
自
思
考
一
陣
，
不
太
確
定
接
下
來
動
作
的
順

序
。
應
該
先
貼
好
衛
生
棉
嗎
還
是
要
先
換
掉
裙
子
呢
？
班
導
沒
有
帶
來
乾
淨
的
內
褲
，
蕭
心
想
，
濕
內
褲
沾
上
乾
淨
的
制
服
裙

後
，
難
道
不
會
再
一
次
地
將
裙
子
給
染
髒
嗎
？

她
走
進
隔
間
，
靠
右
數
來
二
間
，
鎖
上
門
鎖
，
終
於
決
定
先
脫
掉
裙
子
。

在
小
而
封
閉
的
空
間
裡
，
蹲
式
馬
桶
像
空
間
中
的
一
道
破
口
。
像
一
個
洞
。
蕭
把
班
導
借
來
的
乾
淨
的
裙
夾
在
腋
下
，
踮

起
腳
尖
避
開
周
圍
積
水
，
同
時
試
圖
從
髒
裙
裡
把
腳
跨
出
去
。
但
夾
著
腋
下
使
左
手
難
以
自
由
活
動
，
當
蕭
試
圖
護
住
乾
淨
的

裙
，
右
手
就
拉
不
住
髒
裙
的
裙
襬
，
來
回
之
間
，
她
發
現
自
己
左
腳
跨
不
出
去
，
右
腳
踩
不
穩
地
，
被
兩
件
裙
子
給
絆
住
了
。

就
這
樣
，
世
界
忽
然
傾
倒
，
無
聲
的
膜
瞬
間
碎
去
。

失
去
重
心
一
陣
搖
晃
，
蕭
的
肩
膀
首
先
著
地
，
重
重
地
，
她
的
頭
撞
翻
了
垃
圾
桶
。
別
人
擦
拭
過
的
廁
紙
灑
落
地
面
，
以

及
她
的
髮
間
。
而
蹲
式
馬
桶
前
端
，
半
罩
式
白
色
圓
拱
就
近
在
眼
前
，
那
片
白
色
半
圓
的
功
用
應
該
是
，
負
責
擋
著
尿
液
防
止

外
濺
，
但
它
突
然
，
就
在
自
己
的
眼
前
。

惡
臭
盈
鼻
，
蕭
的
膝
蓋
很
痛
，
下
腹
也
扭
絞
起
來
。
她
不
是
很
確
定
自
己
究
竟
撞
著
了
哪
裡
。
早
就
骯
髒
的
黑
裙
落
到
腳

踝
，
被
積
水
染
得
更
濕
，
蕭
赤
裸
的
大
腿
濺
起
地
面
上
的
積
水
，
那
些
被
濺
起
的
水
花
落
下
，
再
潑
回
了
自
己
。

尿
的
味
道
，
糞
便
的
味
道
，
經
血
的
味
道
。

蕭
感
到
疼
痛
，
與
骯
髒
，
在
這
個
無
聲
的
下
午
，
落
於
一
身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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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來
的
蕭
爬
起
身
子
，
任
由
黑
裙
散
落
於
地
。
她
撕
開
衛
生
棉
包
裝
，
貼
在
被
血
染
濕
的
灰
色
內
褲
上
，
將
其
拉
起
。
再

抖
開
較
為
乾
淨
的
那
件
制
服
裙
，
拉
好
拉
鍊
，
然
後
打
開
門
鎖
。
在
工
具
間
裡
她
找
到
鐵
夾
，
將
散
落
一
地
廁
紙
夾
回
垃
圾 

桶
。
過
程
之
中
，
蕭
看
見
有
些
衛
生
紙
上
沾
有
糞
便
，
想
到
那
些
曾
經
碰
觸
自
己
。

然
後
撿
起
髒
裙
，
放
到
一
旁
的
水
槽
裡
。
再
次
打
開
水
龍
頭
，
清
洗
雙
手
，
抽
來
乾
淨
的
捲
筒
衛
生
紙
，
抹
去
腿
間
血
跡
。

有
些
血
痕
已
經
乾
硬
，
蕭
必
須
有
耐
心
地
反
覆
擦
拭
。

蕭
的
動
作
很
快
，
沾
濕
的
衛
生
紙
受
不
住
來
回
塗
抹
，
逐
漸
散
成
小
小
碎
屑
，
沾
黏
了
蕭
的
經
血
，
形
成
灰
濁
帶
紅
的
顏

色
。
那
些
顆
粒
紙
屑
，
有
的
落
在
地
板
，
有
的
停
留
大
腿
。
蕭
不
斷
擦
拭
、
不
斷
撥
落
沾
黏
皮
膚
的
紙
屑
，
已
經
來
回
反
覆
地

抽
出
新
的
衛
生
紙
了
，
卻
怎
麼
樣
都
不
夠
乾
淨
。

然
後
蕭
走
回
教
室
，
地
上
的
血
跡
已
經
被
清
掉
了
。

是
誰
清
的
？

班
導
在
講
臺
上
頓
了
一
下
，
沒
有
多
說
什
麼
。
而
蕭
坐
回
座
位
後
，
看
見
空
蕩
蕩
的
桌
上
放
有
一
張
紙
條
。
蕭
打
開
紙 

條
，
上
面
只
寫
了
三
個
字
。

⎾

月
經
女⏌

周
圍
似
乎
有
誰
正
在
竊
笑
，
蕭
抬
起
頭
，
卻
什
麼
也
看
不
出
來
。
❖

下
課
以
後
，
有
些
女
同
學
走
來
，
妳
身
體
還
好
嗎
剛
剛
怎
麼
了
，
這
樣
地
關
心
著
蕭
。
而
蕭
，
她
早
已
經
把
紙
條
折
好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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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在
抽
屜
，
慢
慢
地
等
待
放
學
。

是
在
那
天
，
蕭
第
一
次
見
到
猴
子
。

母
親
很
難
得
的
比
蕭
還
早
到
家
，
客
廳
的
燈
已
經
被
點
上
，
有
人
正
在
說
話
。

蕭
脫
去
皮
鞋
，
在
玄
關
裡
望
見
母
親
輕
拍
著
一
位
陌
生
女
人
的
手
背
，
看
進
女
人
的
雙
眼
。
當
老
房
的
黃
光
亮
起
，
原
本

清
冷
透
亮
的
氛
圍
散
去
，
蕭
聽
不
見
她
們
說
的
話
，
只
覺
得
這
個
家
突
然
過
於
奇
異
而
顯
得
陌
生
。

隨
後
她
們
注
意
到
蕭
，
同
時
起
身
，
母
親
對
蕭
說
：⎾

跟
侯
阿
姨
打
招
呼
。⏌

蕭
說
：⎾

侯
阿
姨
好
。⏌

女
人
笑
了
，
對
蕭
說
：⎾
妳
好
，
妳
可
以
叫
我
猴
子
。⏌

猴
子
的
臉
上
有
一
點
點
雀
斑
，
襯
衫
衣
領
開
得
很
低
，
髮
色
是
淡
褐
色
的
，
從
頂
端
映
出
光
澤
，
跟
班
導
緊
緊
盤
在
腦
後

的
髮
結
相
比
，
顏
色
不
太
一
樣
。

細
髮
落
在
猴
子
的
胸
口
，
當
她
走
近
，
蕭
聞
到
花
的
味
道
。

而
室
友
小
米
最
近
開
始
對
香
水
著
迷
。

她
會
帶
回
裝
載
液
體
的
玻
璃
瓶
子
，
告
訴
蕭
，
這
樣
一
罐
就
要
兩
千
四
百
塊
呢
。
然
後
把
香
水
灑
在
手
腕
上
，
直
伸
到
蕭

的
面
前
，
撒
嬌
地
說
：⎾

妳
聞
聞
看
，
是
不
是
好
香
？⏌

蕭
告
訴
小
米
，
她
聞
到
柳
橙
與
桂
花
的
味
道
。

小
米
笑
了
出
來
：⎾

妳
好
厲
害
啊
，⏌

她
說
：⎾

這
是
柑
橘
調
的
。⏌

她
大
方
地
問
蕭
要
不
要
也
噴
一
些
在
身
上
，
蕭
拒
絕
了
。
離
開
一
室
芬
香
，
走
過
長
廊
回
到
公
用
浴
間
，
確
認
丟
下
去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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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
物
還
要
十
七
分
鐘
才
會
完
成
；
而
另
一
臺
洗
衣
機
的
衣
服
已
經
被
別
人
收
走
了
。
蕭
感
到
有
些
可
惜
地
回
到
房
間
，
看
到
小

米
正
瞇
起
眼
睛
，
嗅
聞
自
己
的
手
腕
。

小
米
跟
猴
子
，
怎
麼
會
這
麼
像
？

這
樣
的
時
刻
裡
，
蕭
便
相
當
懼
怕
。
她
是
好
不
容
易
才
離
開
了
母
親
的
舊
城
，
與
日
益
沉
默
的
老
房
。
然
而
看
著
小
米
，

母
親
彷
彿
隨
時
就
要
現
身
，
指
控
蕭
不
夠
乾
淨
，
揭
發
她
所
有
的
祕
密
。

小
米
在
桌
前
，
挪
動
化
妝
品
，
想
找
出
一
個
空
間
擺
放
全
部
的
香
水
瓶
子
。
而
蕭
站
在
門
前
，
很
是
突
兀
地
就
開
口
了
。

蕭
問
：⎾

妳
為
什
麼
都
不
交
男
朋
友
？⏌

小
米
從
玻
璃
罐
前
抬
起
頭
來
，
小
小
的
臉
上
浮
起
恰
到
好
處
的
驚
惶
與
羞
澀
。
白
日
已
過
，
她
整
臉
的
妝
還
沒
卸
去
，
那

些
顏
色
在
臉
上
，
卻
仍
像
新
的
那
樣
，
淺
淺
發
亮
；
蕭
看
見
小
米
顴
骨
上
的
珠
光
，
以
及
兩
頰
間
的
紅
潤
，
無
法
確
定
究
竟
是

腮
紅
還
是
血
色
。
她
聽
見
小
米
說
：⎾
我
只
是
在
等
對
的
人
出
現
。⏌

而
蕭
，
蕭
不
知
怎
麼
地
就
哭
了
出
來
。

❖

那
天
蕭
與
猴
子
打
完
招
呼
以
後
，
母
親
突
然
皺
起
眉
頭
，
問
蕭
：⎾

妳
身
上
怎
麼
這
麼
臭
？⏌

是
廁
所
的
氣
味
嗎
？

蕭
突
然
看
見
自
己
身
上
沾
滿
廁
紙
，
聽
到
積
水
濺
落
，
而
經
血
從
洞
口
緩
緩
流
出
。
她
聞
起
來
，
是
不
是
就
像
那
個
地
方
？

月
經
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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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
向
後
退
了
一
步
，
不
敢
看
向
母
親
。

她
想
洗
澡
，
渴
望
使
用
母
親
那
間
光
潔
的
浴
室
，
以
及
玫
瑰
系
列
香
氛
，
但
母
親
向
來
不
允
許
蕭
踏
進
主
臥
，
此
刻
母
親

在
家
，
她
於
是
進
不
去
那
個
地
方
。

猴
子
此
時
，
把
手
輕
輕
地
放
到
母
親
背
上
。

蕭
聽
見
猴
子
的
聲
音
：
今
天
是
不
是
上
了
體
育
課
、
是
流
了
汗
嗎
、
先
稍
微
去
沖
個
澡
吧
、
等
等
一
起
吃
晚
餐
聊
聊
天
、

妳
覺
得
好
嗎
。
蕭
接
著
聽
見
母
親
說
，
趕
快
去
吧
。

蕭
走
進
自
己
的
浴
室
。

她
的
浴
室
鋪
著
米
黃
磁
磚
，
磁
磚
之
間
的
黑
色
水
垢
怎
樣
也
刷
不
乾
淨
，
鐵
製
置
物
櫃
上
放
有
去
屑
洗
髮
精
與
海
洋
風
味

沐
浴
乳
。
洗
髮
精
是
母
親
買
的
，
因
為
蕭
的
頭
皮
時
常
起
屑
。
而
鐵
櫃
櫃
角
早
已
鏽
去
，
暗
紅
色
的
鏽
屑
落
在
磁
磚
之
上
，
一

個
不
注
意
就
踩
上
腳
板
。

洗
澡
時
，
蕭
以
熱
水
沖
洗
腿
間
，
反
覆
確
認
洗
去
血
痕
。
蓮
蓬
頭
水
柱
有
時
刷
過
蕭
的
陰
部
，
引
起
大
小
不
一
的
顫
慄
，

而
蕭
想
起
猴
子
碰
觸
母
親
的
姿
態
：
猴
子
雙
邊
嘴
角
都
有
笑
紋
，
眼
睛
好
大
，
勾
著
黑
色
眼
線
，
每
當
眨
眼
就
特
別
明
顯
。

那
場
澡
蕭
洗
了
很
久
，
母
親
跟
猴
子
坐
在
客
廳
，
等
著
蕭
吹
乾
自
己
的
頭
髮
。
換
過
衣
服
以
後
，
蕭
在
內
褲
上
重
新
貼
了

衛
生
棉
，
看
著
猴
子
，
覺
得
很
是
抱
歉
。

後
來
，
猴
子
便
經
常
進
出
蕭
與
母
親
的
老
房
，
有
時
，
也
留
在
母
親
的
房
中
過
夜
。
猴
子
有
權
力
使
用
母
親
的
浴
室
，
蕭

曾
在
猴
子
身
上
，
聞
見
母
親
的
味
道
。
慢
上
了
許
多
個
時
候
，
蕭
才
終
於
留
意
到
，
原
來
帶
有
花
香
的
猴
子
，
與
母
親
，
是
一

對
戀
人
。

在
那
之
前
，
蕭
先
知
道
，
猴
子
是
私
立
大
學
裡
教
藝
術
的
老
師
，
在
法
國
生
活
過
七
年
，
因
此
學
會
烹
調
一
種
味
道
繁
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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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燉
蔬
菜
湯
。
在
蕭
與
母
親
的
廚
房
，
猴
子
把
番
茄
燙
熟
，
剝
去
透
明
薄
皮
，
搗
成
碎
泥
。
蕭
替
她
捧
著
鐵
碗
，
看
見
裡
頭
整

鍋
暗
紅
色
的
醬
汁
，
好
奇
地
想
：
要
是
把
整
整
一
周
的
月
經
都
集
中
起
來
，
是
不
是
就
像
這
樣
？

猴
子
曾
說
，
她
不
敢
吃
豬
血
，
因
為
豬
血
使
她
想
到
月
經
。

母
親
在
餐
桌
上
翻
了
一
個
白
眼
，
然
後
她
們
相
互
對
看
，
兩
人
彷
彿
極
有
默
契
地
，
同
時
笑
出
聲
來
。

❖

這
麼
說
來
，
蕭
在
過
去
確
實
從
沒
見
過
，
母
親
與
猴
子
在
一
起
時
，
那
種
樣
子
。
但
遇
見
小
米
以
後
，
蕭
便
明
白
，
若
是

小
米
與
誰
相
愛
，
她
便
會
像
猴
子
那
樣
：
楚
楚
動
人
、
閃
閃
發
亮
。

而
此
時
的
蕭
不
知
道
自
己
為
什
麼
哭
，
小
米
更
不
。

手
忙
腳
亂
的
小
米
嘗
試
安
慰
落
淚
不
能
停
止
的
蕭
，
她
就
連
困
惑
的
樣
子
也
是
美
的
。
小
米
把
蕭
牽
回
座
位
上
，
抽
出
衛

生
紙
，
塞
到
蕭
的
手
裡
。
小
米
的
手
稍
微
有
些
暖
，
而
且
軟
，
身
上
有
花
和
橘
子
的
味
道
，
穿
著
針
織
衫
，
一
些
髮
絲
貼
在
衣

服
上
，
較
長
的
髮
尾
則
隨
著
步
伐
曳
曳
甩
動
，
每
個
跨
步
都
是
一
道
搖
晃
的
勾
。

小
米
是
那
麼
、
那
麼
的
漂
亮
。

可
能
過
了
許
久
，
小
米
終
於
怯
生
生
地
問
蕭
：⎾

那
個
，
妳
是
，
失
戀
了
嗎
？⏌

蕭
感
到
有
點
好
笑
，
抹
去
鼻
涕
，
對
著
小
米
搖
搖
頭
。
小
米
又
問
：⎾

還
是
妳
有
什
麼
煩
惱
嗎
，
可
以
跟
我
說
呀
？⏌

⎾

我
覺
得
，⏌

蕭
抬
起
頭
，
說
：⎾

妳
好
漂
亮
。⏌

蕭
看
見
小
米
的
眼
，
先
是
閃
過
一
抹
明
亮
的
笑
，
接
著
卻
突
兀
地
浮
出
一
絲
戒
備
與
緊
張
，
蕭
知
道
小
米
在
想
什
麼
。
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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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道
，
即
使
如
此
，
小
米
仍
然
喜
歡
被
稱
讚
漂
亮
。

⎾

我
以
前
認
識
一
個
人
，
跟
妳
很
像
。⏌

蕭
告
訴
小
米
：⎾

我
很
久
沒
有
看
到
她
了
。⏌

⎾

妳
很
想
她
嗎
？⏌

⎾

我
不
知
道
。⏌

沉
默
在
房
裡
慢
慢
脹
大
，
蕭
再
次
擤
去
鼻
涕
，
不
知
道
該
如
何
收
拾
。

小
米
終
於
很
突
兀
地
開
口
：⎾

如
果
妳
想
變
漂
亮
，
我
可
以
教
妳
怎
麼
化
妝
。⏌

蕭
搖
頭
：⎾
我
不
適
合
化
妝
。⏌

⎾

沒
試
過
怎
麼
知
道
？⏌

我
試
過
了
。

蕭
沒
有
說
，
她
看
懂
小
米
的
侷
促
，
房
中
兩
座
衣
夾
上
掛
滿
了
她
們
的
內
衣
、
內
褲
與
襪
子
。
風
扇
徐
徐
轉
動
，
那
些
衣

夾
也
很
輕
、
很
輕
地
左
右
晃
動
。

⎾

我
剛
剛
洗
了
衣
服
，⏌

蕭
對
小
米
說
：⎾

現
在
該
去
收
衣
服
了
。⏌

小
米
明
顯
地
放
鬆
下
來
，
她
挪
動
背
部
，
整
個
身
體
向
後
靠
上
椅
背
。

她
對
蕭
說
：⎾

趕
快
去
吧
，
衣
服
被
別
人
拿
起
來
就
不
好
了
。⏌

❖

蕭
走
出
房
間
，
走
過
長
廊
，
走
進
浴
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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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
色
儀
表
板
上
閃
著
螢
光
綠
色
的
三
。
衣
服
再
三
分
鐘
就
洗
好
了
，
滾
筒
正
在
脫
水
發
出
轟
轟
的
滾
動
聲
，
浴
間
沒
人
，

蕭
乾
脆
站
在
洗
衣
機
前
等
著
。
當
抽
風
機
不
運
轉
時
，
整
間
浴
室
像
是
只
剩
下
她
與
機
器
而
已
。
世
界
再
次
安
靜
下
來
。
蕭
看

著
鏡
子
裡
的
自
己
，
眼
睛
紅
腫
，
頭
髮
缺
乏
光
澤
，
散
在
臉
頰
兩
旁
顯
得
無
比
難
堪
；
她
想
到
小
米
說
，
要
教
自
己
化
妝
、
讓

自
己
變
得
漂
亮
，
忍
不
住
就
與
長
鏡
裡
的
三
個
自
己
一
齊
笑
了
出
來
。

小
米
沒
有
想
過
，
那
些
她
離
開
房
間
的
早
晨
，
蕭
有
多
麽
努
力
。
她
在
小
米
的
座
位
上
，
模
仿
小
米
的
手
勢
，
但
無
論
如

何
，
仍
是
此
刻
這
個
樣
子
。

蕭
從
來
不
曾
告
訴
任
何
人
，
自
己
體
內
的
汙
穢
如
何
翻
滾
湧
動
，
洗
也
洗
不
乾
淨
。

數
字
閃
了
一
下
，
剩
下
兩
分
鐘
了
。

在
第
二
次
月
經
以
後
，
第
三
次
月
經
很
快
就
來
了
。
其
實
是
有
點
太
快
了
。
但
沒
關
係
，
蕭
後
來
便
會
隨
身
帶
有
整
包
的

衛
生
棉
，
僅
是
感
到
體
內
稍
有
騷
動
，
就
將
衛
生
棉
貼
上
底
褲
，
某
些
時
候
，
那
甚
至
使
她
感
到
安
全
：
就
算
不
是
經
血
，
僅

僅
看
見
白
色
棉
花
上
沾
有
她
泌
出
的
黃
色
物
質
，
無
論
顏
色
多
麽
駭
人
，
都
不
再
需
要
害
怕
。
她
只
要
將
其
撕
起
，
捲
成
一
條
；

在
垃
圾
桶
裡
，
誰
也
看
不
出
來
那
就
是
蕭
。

那
真
是
少
有
的
萬
全
時
刻
。

於
是
蕭
的
第
三
次
月
經
完
美
著
陸
於
衛
生
棉
布
上
，
像
是
獵
物
終
於
掉
進
陷
阱
，
蕭
在
學
校
廁
間
，
心
滿
意
足
地
以
為
自

己
的
身
體
就
在
控
制
之
中
。
以
為
自
己
終
於
學
會
。
她
鋪
好
新
一
張
衛
生
棉
，
以
衛
生
紙
拭
淨
下
體
，
拉
起
內
褲
，
帶
著
冷
酷

而
滿
意
的
微
笑
走
出
隔
間
。

一
日
將
盡
，
蕭
回
到
老
房
，
傍
晚
的
屋
子
仍
是
那
樣
地
安
靜
，
就
像
誰
也
不
曾
來
過
。
母
親
似
乎
還
沒
回
來
，
蕭
感
到
快

樂
，
她
又
能
使
用
母
親
的
浴
室
了
嗎
？
輕
輕
地
，
她
走
上
階
梯
，
光
線
隨
著
爬
升
慢
慢
出
現
，
渴
望
突
然
有
些
無
法
壓
抑
。
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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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懷
念
那
間
浴
室
，
浴
室
中
有
霧
面
的
玻
璃
拉
門
，
以
及
顏
色
濃
烈
的
夕
陽
光
芒
。

彷
彿
已
經
看
見
透
明
積
水
在
小
窗
之
下
被
映
成
橘
色
，
周
圍
將
會
伴
有
溫
熱
水
霧
與
玫
瑰
香
味
。
蕭
很
是
虔
敬
地
轉
過
階

梯
，
看
見
主
臥
房
門
沒
關
。
一
切
念
想
就
在
眼
前
，
她
幾
乎
聽
見
了
自
己
的
心
跳
。

心
動
時
刻
如
此
鮮
明
，
蕭
很
明
白
，
一
切
都
將
變
得
美
好
。

一
腳
踏
入
母
親
的
臥
房
，
舊
木
地
板
陷
下
發
出
了
輕
微
聲
響
，
蕭
突
然
發
現
一
旁
的
雙
人
床
上
有
人
。
回
頭
，
她
與
母
親

對
視
，
而
猴
子
躺
在
母
親
身
旁
，
沉
靜
地
睡
著
。

涼
被
覆
在
她
的
胸
前
，
沒
能
蓋
住
光
裸
的
肩
。

蕭
至
今
仍
能
勾
勒
猴
子
肩
線
的
弧
度
，
在
傍
晚
的
日
光
下
，
隨
著
呼
吸
緩
緩
起
伏
。

母
親
從
床
上
翻
身
而
起
，
怒
視
著
蕭
，
是
為
了
避
免
吵
醒
猴
子
，
才
用
著
很
小
的
氣
音
說
話
，
氣
音
使
得
母
親
的
怒
氣
也

變
得
薄
透
。

母
親
說
：⎾

妳
在
這
裡
幹
什
麼
。⏌

蕭
看
著
母
親
，
腹
部
攪
動
起
來
，
有
些
東
西
從
體
內
正
在
墜
落
。

⎾

出
去
。⏌

母
親
說
。

蕭
轉
身
就
走
，
主
臥
房
裡
一
室
明
亮
就
在
身
後
。

母
親
跟
蕭
一
同
走
出
房
間
，
回
頭
時
，
蕭
看
見
猴
子
睡
眠
的
表
情
寧
靜
，
像
是
帶
有
一
抹
小
小
的
笑
。
她
到
了
門
外
才
發

現
猴
子
其
實
穿
有
細
肩
帶
背
心
，
但
很
奇
怪
的
是
，
就
在
剛
才
，
蕭
卻
覺
得
猴
子
的
肩
膀
太
過
光
滑
，
像
是
什
麼
東
西
都
沒
有
，

那
樣
地
裸
著
。

就
在
這
一
刻
裡
，
蕭
想
告
訴
母
親
：
明
明
我
是
可
以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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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也
能
夠
乾
淨
或
者
美
麗
，
難
道
妳
不
明
白
我
的
努
力
？
蕭
細
數
，
自
己
手
洗
內
褲
、
隨
身
帶
有
足
夠
的
衛
生
棉
，
嚴
防

再
次
沾
染
臭
氣
。
突
然
她
很
是
委
屈
，
質
問
幾
乎
就
要
脫
口
：
我
已
經
都
做
到
了
，
妳
什
麼
時
候
可
以
看
我
？

但
母
親
先
說
話
了
。

母
親
對
蕭
說
：⎾

妳
的
裙
子
，
好
像
沾
到
血
了
。⏌

怎
麼
可
能
。

⎾

去
廁
所
清
一
清
，⏌

母
親
像
是
沒
有
表
情
，
她
說
：⎾

沒
事
不
要
進
我
房
間
。⏌

然
後
主
臥
房
門
便
關
上
了
，
老
房
二
樓
一
片
漆
黑
。
蕭
轉
過
頭
，
像
狗
追
尾
巴
那
樣
看
著
屁
股
，
裙
襬
之
間
印
有
色
差
一

塊
。❖

機
器
發
出
叫
聲
，
很
是
尖
銳
刺
耳
。

蕭
的
衣
服
洗
好
了
。
她
拉
開
拉
門
，
將
濕
衣
物
放
進
衣
籃
，
收
到
第
一
件
內
褲
時
，
首
先
回
頭
確
認
沒
有
來
人
。
抽
風
扇

葉
沒
有
預
警
地
開
始
轉
動
：
轟―

啪
啪
啪
啪
啪
，
可
是
哪
裡
都
沒
有
人
。

那
日
母
親
關
上
房
門
以
後
，
二
樓
少
去
大
半
日
光
，
一
切
都
變
得
昏
沉
。
過
了
許
久
，
蕭
走
離
房
門
，
按
開
樓
梯
間
的
小

燈
。
小
燈
是
與
客
廳
相
同
色
調
的
黃
光
，
開
了
燈
以
後
，
天
卻
像
是
突
然
就
黑
了
。

褲
管
跟
衣
袖
總
在
洗
衣
機
裡
打
結
，
蕭
彎
下
腰
，
慢
慢
地
把
滾
筒
中
糾
纏
的
衣
物
鬆
開
，
過
程
急
不
得
，
需
要
耐
性
。
她

找
到
第
三
件
內
褲
，
仍
是
黑
色
，
有
著
薰
衣
草
的
味
道
。
以
手
摩
挲
一
陣
，
是
冰
涼
潮
濕
的
觸
感
，
晾
乾
以
後
必
定
相
當
柔
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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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在
離
開
舊
城
的
那
一
年
，
蕭
便
已
經
許
久
沒
有
看
到
猴
子
了
，
從
某
個
時
候
開
始
，
猴
子
不
再
進
入
蕭
與
母
親
的
老
房
。

是
母
親
分
手
了
嗎
？
蕭
不
知
道
。
隨
著
猴
子
的
消
失
，
母
親
返
家
的
時
間
越
晚
，
蕭
總
是
獨
自
在
老
房
中
移
動
，
停
留
窗
邊
，

沉
迷
於
傍
晚
近
乎
透
明
的
殘
光
。

最
後
一
年
，
她
告
訴
母
親
，
自
己
將
要
前
往
新
城
。

母
親
坐
在
初
見
猴
子
的
客
廳
、
沙
發
上
同
一
個
位
置
。
頂
頭
黃
燈
籠
罩
臉
龐
，
她
困
惑
的
眼
，
看
上
去
就
像
年
幼
的
蕭
不

再
願
意
穿
上
小
花
內
褲
。
蕭
才
發
現
，
母
親
老
了
。

但
我
已
經
長
大
，
她
殘
酷
地
想
，
而
且
就
要
離
開
。

最
後
的
母
親
仍
是
沉
默
，
她
什
麼
也
沒
說
，
日
日
晚
歸
依
舊
。
而
蕭
在
老
房
，
完
成
了
她
最
後
一
次
的
巡
禮
：
敞
開
主
臥

浴
室
的
門
，
連
通
陽
臺
日
照
，
在
母
親
的
浴
室
拉
上
霧
面
玻
璃
，
輕
柔
、
緩
慢
地
洗
澡
。

然
後
，
蕭
一
身
清
淨
地
離
開
了
故
鄉
。

收
齊
所
有
內
褲
以
後
，
蕭
拿
起
一
件
襯
衫
蓋
在
衣
籃
最
上
方
，
誰
也
看
不
出
來
裡
頭
藏
有
剛
用
洗
衣
機
洗
好
的
內
褲
。

抱
著
衣
籃
起
身
，
蕭
的
雙
手
冰
冷
潮
濕
，
她
走
入
宿
舍
裡
，
天
光
不
照
的
長
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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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介
紹

 

文
心

生
於
初
夏
，
有
一
點
怕
熱
。
目
前
正
努
力
要
從
臺
灣
大
學
中
國
文
學
系
研
究
所
畢
業
，
但
寫
的
小
說
好
像
比
論
文
還
多
。

得
過
一
些
文
學
獎
，
主
要
是
散
文
和
小
說
，
如
果
有
人
想
知
道
的
話
，
我
的
作
品
多
數
散
見
於
我
的
電
腦
、
隨
身
碟
和
筆
記
本

裡
。評

審
意
見

 

蔡
素
芬

女
性
身
體
的
敏
感
凝
視
。

掌
握
得
宜
的
敘
述
觀
點
，
集
中
在
蕭
的
心
理
過
程
，
從
初
經
起
，
母
親
要
求
其
手
洗
內
褲
維
持
乾
淨
，
便
是
對
女
性
身
體

的
敏
感
凝
視
。
透
過
對
月
經
的
汙
穢
看
待
，
對
照
母
親
的
女
同
之
愛
，
幽
微
的
反
映
了
對
女
性
身
體
與
性
別
意
識
的
探
索
。
蕭

視
經
血
為
汙
穢
、
對
內
褲
貼
合
身
體
的
無
距
離
女
性
特
徵
，
產
生
潔
淨
緊
張
，
以
致
形
成
偷
窺
慾
，
借
偷
看
他
人
的
洗
衣
物
內

容
，
去
探
奇
他
人
對
待
清
潔
內
褲
的
態
度
，
強
化
女
性
身
體
意
識
。
母
親
之
於
猴
子
，
蕭
之
於
小
米
，
在
明
揭
母
親
的
同
志
身

分
外
，
也
隱
隱
流
露
蕭
可
能
複
製
了
母
親
的
同
志
傾
向
，
在
隱
而
不
宣
或
幽
而
未
明
的
性
傾
向
自
揭
前
，
面
對
小
米
對
無
男
友

的
回
答
而
哭
泣
不
止
，
益
見
蕭
在
為
身
體
潔
淨
緊
張
尋
找
合
理
出
口
。
只
有
繼
續
把
洗
淨
的
內
褲
藏
好
，
才
能
得
以
放
心
，
這

是
回
到
女
性
的
自
我
保
護
心
態
，
或
得
以
隱
藏
什
麼
，
小
說
留
有
模
糊
臆
測
的
空
間
。


